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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星期二凤凰山·巴山夜雨

◎火焰木

一条道走到山顶的人
必是怀揣清风明月
藤蔓，以柔情见长，对一棵树暗送秋波
山谷寂静，如一个清修之地
夕阳点燃一棵树
阳台山，立即就有了温度
红色，爬上高处
在树巅摇曳，纵情
火借风势，席卷山林
我们仿佛接到了紧急求救
都有了解救于她的责任

◎凤凰山

心未洗礼，就不去那棵姻缘树下说情了

世上有无法破解的秘密，如人间暗藏玄机
无山可依，胡家湾成了我的精神图腾
那么多的信任，都失信于人群
不再磕头与许愿，红尘事
谁说了都不算，慈悲为怀的人
不因受了几次挫折
善良就会大打折扣

◎梧桐山

来到山底仰望，我像名问道者
一抬头，帽子就轻声落地
没有几斤脚劲，莫要轻易涉足
拾级而上，如同踩响石质的琴键
好汉坡真是一个好坡，陡峭如削
没有武松的酒量，我提着一壶山泉
仿佛骨头轻盈的凤凰

雀跃丛林，许多险难，被轻轻越过
坐在山顶，腋下生风
梧桐山仿佛
又一次成了我的坐骑

◎笔架山

春风还在研墨
我正酝酿一段情节
月色像一张上好的宣纸
缓缓展开
想从山顶开始落笔
我这一辈子，狂草才配
多好的天空呀，想不起来的
成了我巨大的空白
一枚流星，划过夜空
像我一笔带过的爱情

踏遍青山人未老（组诗）

□胡建国（四川）

故乡湘北方言，多平声，发音
温软轻柔，引申出来的意义，有八
百里洞庭那般宽广。

呼“佬倌”二字，表示是这一个
唤者的老公；若在“佬倌”前面再加
一个姓或名，喊出来就是与这个唤
者无关的老男人。

“豆佬倌”是我老家渔场砖窑
厂的伙夫。一辈子没有一个女人
称他一声“佬倌”。

我的童年，留守在爷爷家。爷
爷当年是渔场书记，他命令我喊豆
佬倌为“豆爷爷”，背过爷爷，我和
渔场所有人一样，叫他“豆佬倌”。

我至今还不知，豆佬倌姓甚
名谁，究竟是哪里人。只记得他
操一口接近于湘西北与鄂东南多
地杂混的异乡腔。这也让我联想
到，豆佬倌在来渔场之前，一定到
过许多别的地方。到过许多地
方，如今是旅游观光或留学出差，
但对于那个年代的豆佬倌，应是
漂泊或流浪。

豆佬倌身边没有一个走动的
亲戚。围绕他名字的由来，我思忖
了好多年。也许是他长得如《西游
记》里的侏儒土地公，矮小如豆，又

“土”气横秋。“土”字在他的腔调，
发声是“豆”；更大的也许，是因他
初来时看守的渔场名为“斗湖”，

“斗”和“豆”同音，“斗”字要用在有
些霸道有些脾气的人身上，不适合
他。

砖窑厂在我爷爷家前方，隔着
一条长长的通水沟渠，房屋两端有
两座坝基，拉近了我与豆佬倌的距
离。豆佬倌与我爷爷年纪大约相
仿，自我有记忆起，他就与我爷爷
一同出现在我的生活里。豆佬倌
长得有特点，两颗门牙长期龅在嘴
巴外面，给人感觉长期在笑，笑得
眼睛扯起一条墨线缝，又使人看不
出他到底是正在看着你，还是已经
睡着了。

豆佬倌睡眠很少，每天忙碌得
脚不离地，只有在中饭后小睡一会

儿。
清早，砖窑厂的切砖机器还没

开启，豆佬倌烧开的一铁桶梨树叶
浓茶，就已晾凉在厂房厨屋墙边矮
桌上。桶系上挂着一只印有红漆
字“为人民服务”的瓷盅。我不肯
去幼儿园的日子，爱在砖窑厂码泥
坯砖的巷道穿梭，渴了就去铁桶里
舀茶喝，饿了就走进厨屋，抓灶台
筲箕里的黄锅巴嚼，我不怕豆佬
倌，他总是很亲和地嘱咐我：“手上
有泥巴，要洗手手哩。”

豆佬倌自己的手，除了做饭菜
时干净，多数时候都沾着泥巴。他
不断翻码土坯泥砖，码出各种镂空
的通风向阳花格，等一批砖坯干透
后，趁天气，赶夜工上窑烧砖，豆佬
倌抢着当夜班总指挥。怎么码砖
坯、怎么塞煤块、怎么扎外箍、怎么
生火、烧多长时间，他了如指掌。
火力大了，炭与砖烧焦粘成坨；火
小了，烧出嫩火砖，手掌一拍断成
两截，砌不上墙。中火砖最好，一
块块干脆有型，上得了墙，经得起
风吹雨打。豆佬倌烧窑时话最多，
中气最足。

窑火冷却，豆佬倌拍拍手上的

泥灰，转身又走向菜地。为食堂省
开支，他在砖窑厂侧面空地，种了
大片蔬菜。劳力工吃得多粪肥也
多，豆佬倌浇得勤，青瓜熟得早，辣
椒红得快，引来邻近村妇眼红、小
孩子嘴馋。渔场有几个爱占便宜
的妇人，走过路过，总要顺手扯他
几根葱蒜，捞他几把菜叶。有时豆
佬倌正巧碰上了，妇人对他笑笑，
温柔地叫声“豆佬倌”，这事便一笑
而过。砖厂的劳力工，一边讥讽豆
佬倌前世亏欠了女人，一边骂他老
傻瓜。

男孩子放学，常来偷豆佬倌菜
地里的青瓜吃，摘他的小蕃茄当子
弹打游击战。女孩子吵架时，常骂
一句：“你长大嫁给豆佬倌”，以此
话诅咒对方。豆佬倌也不生气，拿
一把烂蒲扇，连拍几下脚后跟，孩
子们四散躲藏到砖巷道，等豆佬倌
进了屋，他们又从菜地里探出了脑
袋。豆佬倌在他们眼里，如同田野
上的稻草人。

无奈的豆佬倌，只得提着空菜
篮子，可怜兮兮去我爷爷那里告
状。爷爷凶了他一顿，要豆佬倌学
着“凶”一点，豆佬倌搓着泥污手，

说他学不来。爷爷让他背上那个
洒农药的喷雾器：“以后用它洒水
浇菜。”

喷雾器镇住了豆佬倌的菜地，
也镇住了那几个妇人。

我知道内情，不怕凉水会毒死
人，也偷过他一次菜。

那天中午，豆佬倌睡在竹躺椅
上，蒲扇盖去他整个双腿，我从他
张开的嘴里呼出的鼾声，确认他已
睡着。我猫脚走进他的菜地，匍匐
在辣椒树下，扯秃了他半块土的红
苋菜苗，选了一把有蔸子的拿回
来，其余扔在菜地里，很快就被晒
蔫。

我在屋前小沟岸栽了一排苋
菜，得意洋洋告诉爷爷：“我种了好
多鸡冠花。”未料爷爷听后怒发冲
冠：“你竟敢去偷豆爷爷的菜？”

那时我已上小学了，懂得一点
是非对错，可内心的胆怯，促使我
硬起舌头说了谎。信奉“棍棒底下
出好人”的爷爷，举起扫帚朝我扑
来，扫帚落了空，我的哭叫升了
天。豆佬倌闻声从坝基跑过来，挡
住了爷爷准备再次扑打我的扫帚。

“快跟豆爷爷道歉！”
“偏不跟这个丑八怪矮老鬼道

歉！”当我竭力想要隐藏的羞耻感，
被人直视后，瞬间伸出了愤怒的舌
剑。豆佬倌忽然低下头，双手仍不
忘按紧爷爷的扫帚，我奋力逃跑，
忽视了豆佬倌脸上的卑微与悲伤。

不知豆佬倌给爷爷施了什么
魔法，爷爷一改往日暴脾气，开始
轻言细语教我守规矩。大抵是豆
佬倌送我的一盆鸡冠花，感化了爷
爷。一个旁人，生病去镇上就医，
还想着邻家小女孩的希求。

那盆鸡冠花红得正旺时，豆爷
爷病故了。红色，竟也成了我最伤
心最愧怍的颜色。

豆爷爷离开三十年了。我的
身边，再没有出现一位像他那样的
人：非亲非故，却长期包容我，且不
带任何目的企图地疼爱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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